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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学堂》[1] 是 17 世纪法国著名
戏剧家莫里哀的一部经典之作，于 1662
年成功上演，被后世誉为法国古典主义
喜剧的开山之作、法国古典主义戏剧
正式诞生的标志。从 1643 年莫里哀发
表声明放弃继承宫廷陈设商的职位、投
身戏剧演出与创作开始，他在外省经历
了十余年的闯荡与磨练，多年积淀下创
作的《可笑的女才子》于 1659 年首演，
获得了大量观众的欢迎，但是同时也招
致保守势力的非议。之后他持续不断地
进行喜剧创作，如《斯嘎纳耐勒》（1660
年）、《堂 •加尔西 •德 •纳伐尔》（1661
年）、《丈夫学堂》（1661 年），但是这些
剧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与讨论。直
到《太太学堂》上演，当时的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以“优秀的喜剧诗人”的名义
给予莫里哀个人津贴每年 1000 法郎，
莫里哀凭借着这部喜剧在当时的法国社
会创造出了一片新的天地。由此可见，
《太太学堂》这部喜剧在莫里哀的整个
喜剧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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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莫里哀《太太学堂》中的人物为切入点，揭示其中人物身份符号的双重性及其错位关系，并将这种错位置于剧本结构以及更加广泛
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查，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该剧作的喜剧要素和喜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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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符号”入手，以莫里
哀《太太学堂》的人物为分析对象，研
究喜剧呈现出来的人物身份符号的双重
性及其错位关系。将这种错位置于剧本
结构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进行思
考，可以从一个有趣的角度展示莫里哀
《太太学堂》的喜剧面貌。
一、符号与身份符号
提到符号，人们总会联想到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一些道路标志、地图上的特
《太太学堂》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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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指示等，诚然，这些都是符号。但符
号并不仅仅包括这些视觉性的标志，符
号无处不在：手势、表情、语言、涂鸦、
广告、服饰、绘画、诗歌等都属于庞大
的符号系统。符号（sign）一词来源于
拉丁语词 signum，其渊源已久，含义却
始终含混不清。古希腊时期的符号与医
学息息相关，他们将病人的“症候”视
为一种符号。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进
一步指出符号在其物质对象之外，还能
够引发人们的心理想象，这一看法极大
地影响了后来人们对符号的认知。20世
纪初，索绪尔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符号
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这一观点在
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过去对于符号含混不
清的解释，得到了普遍认可。与此同时，
皮尔斯关注符号过程的本质，指出符号
其实是“符号形体”“符号对象”和“符
号解释”之间的三元关系。符号在当代
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当代符号
学家并非孤立地研究符号，而是将其视
为符号学中‘符号系统’（如媒介或类型）
的一部分。他们研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
现实是如何表现的。”[2]2 本文将沿着皮
尔斯的符号研究路径，讨论莫里哀喜剧
《太太学堂》中人物角色的“身份符号”。
这一讨论并不单纯停留在物质性的符号
载体，而是希望通过戏剧中表现出来的
符号载体与符号意义的连接，挖掘和思
考符号背后的戏剧效果生成和社会表现。
“身份符号”这一概念的内涵远大
于称谓，它不仅涵盖了称谓、称呼、姓
名，也囊括了具有身份指称功能的对应
符号系统。对于身份符号，布朗温 •马
丁和费利齐塔斯 •林厄姆在《符号学辞
典》中这样定义：这一概念是在与“他者”
的对比中得到确立的，并且不能以任何
其他方式定义，二者之间通过预设关系
来互相界定。这也就是说，一个人物的
身份符号确立并非封闭自足的，而是在
与“他者”相连接的关系场中互相确立，
身份符号与“他者”存在密不可分。此外，
他们还提到“身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反
对转变的永久性，动作和情节引起的变
化不会影响演员的基本身份”。[3]73 因此，
身份符号基本是固定下来，即使戏剧情
节不断转变、冲突不断涌现，但其中人
物的身份符号还是稳定的，不随叙述流而变动。本文将在关于身份符号的这一概念
界定范畴内来考察莫里哀喜剧《太太学堂》中的人物身份符号，展示这部喜剧中的
人物如何在与他人对立中形成双重的人物身份符号，并在已经定型下来的双重身份
符号中因彼此间的错位认知而引发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
二、双重的人物身份符号
莫里哀的《太太学堂》是一部五幕（32 场）诗体喜剧，演绎了一出为避免被带“绿
帽子”而培养“无知”妻子的阿尔诺耳弗理想破灭的滑稽戏。该剧主要出场人物不多，
除了公证人以外，还有八个主要人物：阿尔诺耳弗、阿涅丝、奥拉斯、阿南、尧尔耶特、
克立萨耳德、昂立克和奥隆特。这八人的出场频率不同，阿尔诺耳弗出场次数最多，
除了第二幕第三场没有出场以外，其余每个场次都出现在台上，共出场 31 次；阿
涅丝出场 7 次；奥拉斯出场 9 次；两个仆人中，阿南出场 10 次，尧尔耶特出场 12
次；克立萨耳德出场5次；而昂立克和奥隆特同样地都分别出场3次。除了出场频率，
这些人物的出场顺序也不相同。在第一幕的四场中，阿尔诺耳弗、阿涅丝、奥拉斯、
克立萨耳德、阿南和尧尔耶特全部出场；但是，尽管在其他人物的口中提起过昂立
克和奥隆特，但二人真正的上场要一直等到戏剧的最后——第五幕的第七场。虽然
在出场频率和出场顺序上并不均齐，但这八个人物身上的共同点是：每个人都具有
至少两套不同的身份符号（详情见图表 1）。
人物 身份符号 1 身份符号 2
阿尔诺耳弗 颇有资产的 42 岁单身汉 德 •拉 •树桩先生
阿涅丝 乡下孤女 昂立克女儿
奥拉斯 奥隆特儿子 阿涅丝情人
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朋友 昂立克妻兄
昂立克 克立萨耳德妹夫 阿涅丝父亲
奥隆特 阿尔诺耳弗朋友 奥拉斯父亲
阿南 阿尔诺耳弗的仆人 阿涅丝的仆人
尧尔耶特 阿尔诺耳弗的女仆 阿涅丝的女仆
图表1
作为本剧的主角，阿尔诺耳弗是一个颇有资产的 42岁单身汉，因害怕成为“王
八”而一直没有结婚，默默地在为自己培养一个顺从的、“愚蠢”的理想妻子。但是
通过他的朋友克立萨耳德之口，又暴露出了他的另一个身份符号：德 •拉 •树桩先生。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但是除了他自己以及曾经在购买房子时使用过这一身份外，
其余时间这一身份符号基本无用，因为剧中多数人对于“阿尔诺耳弗 =德 •拉 •树
桩先生”这个身份认知架构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克立萨耳德所言，他的朋友们往往
记不住他为自己所取的这一名字。阿尔诺耳弗的身份符号 2是在与克立萨耳德的身
份符号 1的对立中相互形成的，而阿尔诺耳弗的身份符号 1则与阿涅丝的身份符号
1紧密相连。
而阿涅丝在整部戏剧中一直以身份符号 1 活跃在舞台上。可以说，乡下孤女这
一身份长久以来都是阿涅丝显性的身份符号，不管是她的修道院生活时期，还是在
这座僻静房子里的时光，甚至是后来她与奥拉斯相爱，她，以及阿尔诺耳弗、奥拉
斯和两个仆人始终没有改变她是个乡下孤女的认知。而隐藏于这一身份背后的隐性
的身份符号——昂立克女儿身份的阿涅丝，则直到戏剧最后一幕最后一场才被揭示
042  艺苑［欣赏评鉴］
出来。和阿涅丝境遇类似的还有克立萨
耳德。作为阿尔诺耳弗的朋友，他一直
以这一身份活跃在台前，直到戏剧的尾
声才披露出他身上还存在的另外一重身
份符号：克立萨耳德同时也是昂立克妻
子的兄长。奥拉斯和奥隆特这两位父子
的身份符号比较特别，他们身上所具有
的双重身份符号都是外显的，在戏剧一
开始就暴露在观众面前：奥隆特既是阿
尔诺耳弗的朋友，也是奥拉斯的父亲；
奥拉斯一方面是阿尔诺耳弗的挚友奥隆
特的儿子，另外一方面也是阿涅丝的情
人。阿南和尧尔耶特两人兼有阿尔诺耳
弗仆人和阿涅丝仆人的身份，这意味着
他们既为阿涅丝服务，同时也听从阿尔
诺耳弗的指示。
这八个人物的身份符号尽管都具有
双重性，但并不显得混乱，因为每个人
的不同身份符号都是通过另一个人来确
立的。这样的相互确立使得整部戏剧能
够在较少人物的相互关系中最大限度地
加深人物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从而使得
戏剧情节更加集中与凝聚。
三、错位的人物身份符号
人物的身份符号虽然并不混乱，但
是却由于双重性的交织在不同人物的认
知下发生了错位。为了解释错位的发生，
有必要将发生错位的人物单独提出来分
析。该剧最主要的人物身份符号错位发
生在阿尔诺耳弗和奥拉斯之间，更确切
地说，是由奥拉斯对于阿尔诺耳弗人物
身份符号认知不足而引发的错位（图示
1）。
前文已有提及，奥拉斯的双重身份
符号是外显的。其中奥拉斯的身份符号
情人）主动袒露给了阿尔诺耳弗。若是
奥拉斯明白德 • 拉 • 树桩先生就是阿尔
诺耳弗的话，他作为阿涅丝情人的这一
身份符号应该是需要隐藏起来的，但是
由于戏剧的安排，这一假设的前提无法
存在，奥拉斯便因为这种错位全然地暴
露在了阿尔诺耳弗面前。阿尔诺耳弗因
此才说出了：“他多大意，多性急，把
这事情讲给我本人听！”奥拉斯的本意
是想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父亲的好友阿尔
诺耳弗先生，而不是告诉束缚着阿涅丝
的德 • 拉 • 树桩先生。由于人物身份符
号的双重性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
是在相关联的限定范围内公开，对于人
物身份符号信息展现的不彻底性引发了
不同人物之间身份符号认知的错位。类
似的身份符号错位也发生在奥拉斯阿与
阿南、尧尔耶特两位仆人身上之间（图
示 2）。
奥拉斯对于自己喜爱的姑娘阿涅丝
家里的两个仆人阿南和尧尔耶特并不很
放在心上，他单纯地以为二人就是阿涅
丝的仆人，能用金钱收买。而阿南和尧
尔耶特事实上并非只是阿涅丝的仆人，
他们在服侍阿涅丝、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的同时，其实也是阿尔诺耳弗找来帮忙
监管阿涅丝的人。然而对于后一身份符
号奥拉斯并不知情。他从未想过把阿
南、尧尔耶特的身份与阿尔诺耳弗联系
起来，因此当他再度去拜访阿涅丝时，
面对的不是作为“阿涅丝仆人”的二人，
而是换了另外一套身份符号，以“阿尔
诺耳弗仆人”的身份符号行动的两人，
于是奥拉斯遭到了两位仆人的阻挠，吃
图示 2
图示 1
1（即作为奥隆特儿子的这一身份）在
戏剧的一开头（第一幕第四场中奥拉斯
第一次出场）就被观众和阿尔诺耳弗知
晓。阿尔诺耳弗亲切地向奥拉斯问候他
的父亲近况如何。此时，不管是阿尔诺
耳弗还是奥拉斯，对于彼此之间的身份
符号 1 都是知晓并且认可的。接下来，
就在同一场戏中，错位发生了。奥拉斯
向阿尔诺耳弗表白自己最近遇到的一桩
风月好事，他爱上了一位姑娘，这位女
子因荒谬绝顶的男子禁止她和世人来往
而对世事愚昧无知，女子名叫阿涅丝，
而那位荒谬绝顶的男子名字就叫做德 •
拉 • 树桩先生。由于有戏剧第一幕第一
场的铺垫，观众和阿尔诺耳弗都很清楚，
这个所谓的“德 • 拉 • 树桩先生”其实
就是阿尔诺耳弗本人，然而由于“德 •
拉 • 树桩先生”这一身份符号是由克立
萨耳德揭开的，其身份并没有向奥拉斯
敞开，奥拉斯并不清楚这背后的关系，
从而也就无法将阿尔诺耳弗与德 • 拉 •
树桩先生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奥拉斯
却将自己的另一身份符号（即阿涅丝的
阿尔诺耳弗：颇有资产的42岁单身汉 德·拉·树桩先生
奥拉斯：    奥隆特儿子 阿涅丝情人
奥拉斯：    奥隆特儿子 阿涅丝情人
阿南：阿尔诺耳弗的仆人 阿涅丝的仆人
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的女仆 阿涅丝的女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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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闭门羹。
由于人物身份符号双重性所带来
的认知错位在莫里哀这部戏剧中广泛存
在，不仅发生在阿尔诺耳弗和奥拉斯之
间，奥拉斯与阿南、尧尔耶特之间；在
奥拉斯和阿涅丝、阿尔诺耳弗和阿涅丝、
以及其他人物彼此之间也经常发生。这
些错位是剧作家莫里哀的精心安排，整
部戏在错位下产生了特殊的喜剧效果。
四、喜剧性与批判性
由人物身份符号错位引发的首先是
戏剧的喜剧效果。“喜剧性”在喜剧这
一艺术类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集
中，可以说“喜剧性”是一部喜剧的灵
魂。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提到
的喜剧中包含的“谬误”，还是康德所
言的喜剧里的“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
存在，他们都指向了喜剧中某种扭曲了
的错位，而这种错位极大地产生了一种
喜剧性的效果。在美学的范畴中，喜剧
性的本质可以认为是表现对象的内容和
形式、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倒错所引发的
不合理而引人发笑，进而以笑为手段对
社会生活作出美学肯定或者否定的美学
范畴，即人在不自由的情态下表现出的
滑稽和幽默。[4]27 矛盾倒错的发生形式
可能是多样的，如莫里哀的《太太学堂》
就通过人物的身份符号认知错位而接连
引起一系列的喜剧性情节冲突。
《太太学堂》中的第一次人物身份
符号认知错位发生于第一幕第四场，在
阿尔诺耳弗和奥拉斯之间展开。奥拉斯
当着阿尔诺耳弗的面深情地表白他的新
恋情，这是一次错位的恋情公开。如果
说第一幕前三场是对戏剧人物的引入介
绍，以及对于戏剧主要展开的铺垫，那
么正是这次错位的公开揭开了喜剧性的
大幕。阿尔诺耳弗利用这种错位在背后
操纵谋划，教训阿南和尧尔耶特两位仆
人，让他们从此要提起警惕，也教导阿
涅丝要向这位男子扔石头，不再和他往
来；反过来，在奥拉斯面前他又坚持扮
演一个善于倾听的长辈角色，耐心地聆
听奥拉斯的恋爱经历。在戏剧的第三幕
第四场、第四幕第六场、第五幕第二场
和第六场，奥拉斯四次向阿尔诺耳弗进
行错位的恋爱倾诉，这四次错位都制造
出了滑稽而令人发笑的喜剧场面，一边
是眼睁睁地被戴绿帽的阿尔诺耳弗，一
边是傻乎乎地全盘托出的奥拉斯，这两
人聚在一起的不合理画面引起了观众的
阵阵笑声。
这部戏剧圆满的“大团圆式结局”
也是通过人物身份符号认知错位的消解
达成的。戏剧的最后，奥拉斯终于得知
他一直以来信赖的阿尔诺耳弗其实就是
“德 • 拉 • 树桩先生”后，一度陷入近
乎崩溃的状态，同时因父亲奥隆特为他
定下了昂立克的女儿为婚约对象而陷入
挣扎：“天啊！还有什么痛苦，比得上
我的心酸！从来有谁像我这样呼吁无门
的！”“我心如刀割，连我在哪儿，我
都不知道。”奥拉斯陷入绝望之中，阿
涅丝被阿尔诺耳弗带走，戏剧的走向到
这里似乎并不明快。然而峰回路转，阿
涅丝潜在的作为昂立克女儿的身份被揭
示出来，这就意味着困扰着奥拉斯的婚
约非但不是一个阻碍，反而是一种助力。
于是情况马上发生了翻转，原本神色凄
苦的两个恋人转悲为喜，阿尔诺耳弗随
着一声“呜呼”黯然退场，戏剧迎来了
众人欢欣鼓舞的喜剧性的完满结局。
莫里哀有意组织运行双重人物身份
符号，在人物的彼此身份符号认知错位
中成功创造出了滑稽的可笑场面以及圆
满的喜剧性的大结局，同时也产生了一
定的批判性。
奥拉斯和阿尔诺耳弗两个人物各自
掌握的关于对方的人物身份符号信息是
不对等的。奥拉斯只识得阿尔诺耳弗的
一种身份符号，阿尔诺耳弗对于奥拉斯
的两套身份符号都是知情的。这就意味
着阿尔诺耳弗和观众一样，处于一个相
对全知的视角。然而这种“相对全知”
反而让他陷入了滑稽的境地之中，引发
阵阵笑声。喜剧中的笑，是观众与喜剧
人物交互撞击下的一种产物。而正是笑
将阿尔诺耳弗与观众之间区隔开来：观
众还是比阿尔诺耳弗站得更高了一级，
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他的所思所
行。苏珊 • 朗格曾引述马塞尔 • 帕格诺
在他的《论笑》这本小书中说过的一句
话：“笑是一种得意的歌声。它表示了
发笑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比被笑的对象有
一种瞬间的优越感。”
[5]139 观众以一种
俯瞰的方式来看待阿尔诺耳弗那些滑稽
的喜剧性场面，他们在笑阿尔诺耳弗的
同时，其实就是在肯定阿尔诺耳弗的反
面，在赞成“非 - 阿尔诺耳弗”。车尔
尼雪夫斯基认为：“我们既然嘲笑丑态，
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一个蠢材，总
觉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了解他为什么
愚笨，而且了解他应该怎样才不至于做
蠢材——因此，我同时觉得比他高明得
多了。”[6]257《太太学堂》中滑稽场面的
喜剧性让观众明白滑稽为何产生以及避
《太太学堂》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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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滑稽的做法，其追求的并不是观众的
共情投入，恰恰相反，喜剧性的滑稽场
面让观众抽离，让观众思考，由此而产
生了一种反思与批判的力量。
这股反思和批判的力量直接指向喜
剧人物本身。阿尔诺耳弗一心要培养一
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无才便是德的
老婆，避免自己成为“王八”。他对于
自己用金钱换来的封建荣誉十分看重，
洋洋得意于自己所谓“德 • 拉 • 树桩先
生”的高贵称呼；而阿涅丝则因为从小
的修道院生活单纯无知，17 岁了还问
人“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的”，
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通过否定不合理
现象的滑稽的喜剧性，《太太学堂》进
而肯定了非戏剧人物主体的高明和合理
性。也就是说，通过这部戏剧，莫里哀
更加提倡的是与阿尔诺耳弗相反的人
性，是和阿涅丝相对的女性生存状况。
这种批判性可能才是这部喜剧具有持久
生命力的来源。
五、符号任意性与社会性的碰撞
索绪尔在阐述语言符号的一般原则
时曾经提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
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形象。”[7]100
这里所谓的概念便是所指，声音形象就
是能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
的或者说是无意义的，符号也便因此而
具有任意性。莫里哀《太太学堂》中阿
尔诺耳弗先生的人物身份符号，“德 •
拉 • 树桩先生”便是这样一种任意性的
人物身份符号建构。他的这一身份符号
完全是一时兴起的结果：“德 • 拉 • 树
桩先生”并没有什么深意，不过是将阿
尔诺耳弗先生田庄上的一棵烂了的老树
身子当作领主的名字。这一人物身份符
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没有必然
性，也无法推理演绎，只是凭着阿尔诺
耳弗的想法随意建立起来，从身份符号
能指向最终身份所指之间的桥梁是人为
搭建的，带有明显的符号任意性。
符号任意性的结果就是符号的社会
性。埃米尔 • 涂尔干说 ：“某一社会的
集体意识是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个体成员
之上的东西，它的观念只是在构成那个
社会的人的头脑中间接和不完备地反映
出来。”[8]248 符号的社会性是任意性的
必经之所，通过心理联系建立起来的符
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最终会在社会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对固定下来，成为
社会符号编码与意义阐释的一部分。阿
尔诺耳弗的“颇有资产的 42 岁单身汉”
这个人物身份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
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一个身份符号。人
们对于他的这一身份符号是普遍接受并
认可的，可以说这一人物身份符号已经
定型下来，具有了固定的社会性和相当
范围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然而戏剧中人物身份符号的认知之
所以会产生错位，就在于符号的任意性
与社会性之间的碰撞。在符号的任意性
向社会性转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块自
由并且没有规定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
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还未
成型，对于符号意义编码和解码的接受
和阐释向度是多元的。在这种时候，错
位便很容易产生。“德 • 拉 • 树桩先生”
的这一身份符号只有在包括阿尔诺耳弗
在内的少数人眼中才能够和他自己画上
等号，在其他人眼中，这一人物身份符
号并不具体地指向任何人。但是阿尔诺
耳弗迫切希望“德 • 拉 • 树庄先生”这
个人物身份符号可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意
义认可，他甚至已经预先将这期望作为
已经实现的现实展开了自己的行动。在
人物身份符号的任意性还在漂浮之中、
社会性并没有得到确立的时期，奥拉斯
的轻易介入便很容易地就导致了他人对
阿尔诺耳弗认知上的错位，并接下去继
续产生一系列的戏剧效果。
17 世纪的法国社会，在文艺复兴
空前绝后的思潮席卷过后，人文主义思
想一直持续地影响着人们，并体现在文
学创作当中。肯定爱情自由、反对封建
教会的作品屡见不鲜，《太太学堂》就
是一部类似题材的戏剧作品。个性解放
的欣喜、对人性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体现在莫
里哀的《太太学堂》中就是人物对于身
份符号自我满足而带有任意性的修辞再
现。“德 • 拉 • 树桩先生” 是阿尔诺耳
弗为自己创造的身份符号，它体现着创
造者充满自信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一
时期又是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鼎盛的
时期，体现专制王权统一意志的古典主
义便应运而生。艺术要具备理性、遵循
规范，这在《太太学堂》中不仅体现为
戏剧创作原则，也体现为社会普遍观念
对人物身份符号的塑造和构建，表现出
古典主义时代背景下对于人物身份符号
社会性一面的重视和肯定。
这一时期的法国古典主义艺术延
续并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也试图
对文艺复兴过分强调个性解放的一面进
行约束。就这一意义而言，这部戏剧是
现实的，是矛盾冲突的社会思潮的艺术
折射。人物身份符号在这部戏剧中不仅
是一种表征或指代，其本身就具有耐人
寻味的意义。我们考查剧中人物双重身
份符号的建立以及身份符号认知的错位
时，不应局限于符号层面抽象的探索和
追问，更应将它们视为时代背景下自信
的个人肯定倾向与社会规范化力量之间
冲突的体现。《太太学堂》既是 17世纪
法国古典主义的产物，也激荡着文艺复
兴精神的余波，剧中的“身份错位”具
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